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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书法教育操心
诗书画整体推进

但凡旗手，必为有远识，有坚
定信念，有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
精神，且能引领大众追随。潘天寿
就是这样的旗手。

1959年，潘天寿先生受命担任
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他发觉，当时
的中国画系学生，大多不懂中国诗
词，不会题跋，也写不好毛笔字，
甚至有人画完了画，得请别人代为
题字落款。

潘天寿与当时的中国画系主任
吴茀之商定，中国画系除讲授画论
画史外，要增设古典文学和书法课
程，青年老师也得补上这一课。但
是，由谁来担任这些课程的老师
呢？

事有凑巧，一天，潘天寿与吴
茀之、诸乐三等先生结伴游西湖。
在三潭印月举行的杭州市群众迎国
庆美术作品展前，看到了我父亲画
的一幅画。这幅山水画用笔简练，
不但画得好，题跋和书法更是非同
凡响。当得知作者是杭州大学中文
系副教授陆维钊时，潘天寿决定先
向杭州大学借调我父亲去美院兼
课。

当时，有两所大学向杭大提出
商调我父亲去教课，另一所是浙江
中医院。但我父亲感念潘先生的知
遇和真诚，最终选择了美院。

在美院，我父亲与潘天寿、吴
茀之闲聊时，常谈及自己的观点。
我父亲在 《题陆俨少为韩天衡画黄
山烟云长卷》 中写道：“昔余与天
寿、俨少论画，咸主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今仍此意，率成一绝。”

画人从古惯能文，
万里行来异见闻。
如此黄山开一境，
白云遮尽劫中氛。
我父亲曾谈及有一次潘天寿召

开教学会议，征求大家对中国画系
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的意见。潘天
寿最后拍板决定，绘画人才的专业
要求是：文学四成、书法三成、绘
画二成、其他方面修养一成。从中
可见，潘天寿对文学与书法的重
视。

为书法传承忧心
立下世纪誓约

我作为晚辈，有幸见证了潘天
寿院长到杭州韶华巷 59 号 （圆赏
楼），也就是我的家的一次家访。
可以说，这是现代书法史上一次极
具历史意义的访晤，正是这次晤
谈，坚定了潘天寿与我父亲两位老
人的信念，决心共同为书法教育事
业奋斗。

1963年年底的一天，我因体育
课上不慎跌伤门牙，休息在家，见
一位老先生来访，父亲立刻叫我泡
茶。当我端茶入房时，父亲让我叫

“潘伯伯”，我这才知道来访的是潘
天寿院长。

父亲的卧室兼书房显得很拥
挤，南面临窗是一张写字台，东边
靠墙是一排放满书的书架，还有一
张摆着时钟和收音机等杂物的长
桌，长桌与写字台之间，正好有一
个空间可放一张藤椅，它通常是供
客人坐的。潘老就坐在这把临窗的
藤椅上，父亲则坐在写字台前的方
凳上。当我上茶时，潘老慈祥地看
着我问道：“你今年多大了？在哪
里上学呀？”我回答：“今年十七
岁，在杭四中读高三。”因想到今
天不是休息日，又补充了一句：

“昨天上体育课不慎扑跌在水泥地
上 ， 磕 断 了 门 牙 ， 今 天 在 家 休
息。”潘老“喔”了一声又问：“那
你明年就要考大学啰！打算学什么

呀？”我正愣怔间，父亲微笑着替
我答道：“我主张孩子学医，能治
病救人。我那大儿子，当时叫他学
医，结果却报师范读了外语，所以
这次就要小儿子一定考医学院。”
只听潘老应道：“嗯……学医好！
学医好！”

随后，潘老与父亲谈正事，我
便退出房，顾自复习功课去了。良
久，父亲送潘老走出房间，考虑楼
道光线偏暗，他让我扶着潘老下
楼，一起送到院门。道别时，潘老
又慈祥地抚摸着我的肩膀勉励道：

“好好用功，争取考上医学院啊！”
回楼后，父亲跟我谈起了他们

谈话的内容。原来，不久前潘天寿
作为中国书法代表团副团长，赴日
本考察。那天他特地来谈这次访问
的见闻。潘院长说，到机场迎接中
国书法代表团的日本书法家，人数
之多，令人惊讶，其中还有不少女
书家，可见书法艺术在日本的普及
程度。书法本源于中国，是我们的
国粹，但随着汉字简化和硬笔推
广，传统书法逐渐淡出中小学教
学，致使书法教育和研究人才严重
匮乏，现在老书家已寥寥无几，年
龄也多在六七十岁以上了，若再不
培养后继之人，中国书法真可能有
断代之危。而日本从小学、中学到
大学都很重视书法教学，书法学习
风气很盛，能写汉字的人已逾百
万，据称现在拥有书法家十万之
众，年轻一代书家更是偏军突起，
不容小觑。我们如再不重视并抢救
性培养书法人才，若干年后，延绵
华夏数千年的书法艺术，很可能会
被日本所撷取。潘先生看在眼里急
在心头，回国后便迫不及待地来找
父亲商议。

潘天寿的一席话，令父亲心情
沉重。他向潘天寿讲述了 1958 年
和 1962 年两次在西泠印社接待日
本书法代表团时的往事。这两个日
本书法代表团都由西川宁先生带
队，西川宁是个中国通，对古汉语
和文字学有很深的研究，对中国新
出土的彝鼎碑石、帛书竹简也十分
关注，几次来华都是带着问题来
的。据说，在北京、西安、上海、
南京等地均未能解惑，到杭州交流
时，父亲回答了他提出的几个古字

的出处及演变，使其喜出望外，当
即表示想请父亲去日本访问讲学。
随后父亲又向潘天寿汇报了书法篆
刻专业开办以来的教学情况，两人
一致认为，书法篆刻专业的学生，
不能只练字，必须加强文字学和古
汉语的教学，学养是最重要、最根
本的基础。

两人商谈了两个多小时，都认
为书法的根在中国，我们必须要有
民族自信，牢牢守住华夏文明之
根。形势逼人，他们相约在有生之
年一定要努力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有
质量的书法教育接班人，争取经过
十至二十年的努力，做到后继有
人。

据浙江美院首届书法专业本科
生金鉴才先生回忆，父亲在入学教
育时和他谈话，曾说：“潘先生下
决心办这个专业，我接受这副担
子，都不是因为兴趣。这是国家交
给我们的一个任务，是为国家培养
接班人的，对我们这些老先生来
讲，叫作责无旁贷。”

为书法复兴育人
奠下坚固基石

当时，潘天寿先生作为院长，行
政事务繁忙，但他仍坚持亲自为书
法篆刻专业本科学生授课，并将自
己多年来收藏的二十余幅古代名人
书法作品捐赠出来，其中包括宋代
米芾、明代董其昌的作品，供学生观
摩学习。

然而，书法专业开办不久，受极
“左”思潮影响，有人提出，书法
专业“整天读古文、背四书五经，
这 不 就 是 复 古 ， 宣 传 封 建 思 想
吗？！”有的人还私下动员学生转专
业，甚至提出取消书法篆刻专业。
对此，父亲作为老知识分子，无可
奈何；然而潘天寿先生毫不畏惧，
他严正指出：“试办书法专业是中央
文化部的意见，有文件依据，要撤销
这个专业，必须得有文化部的文件，
不能随便拆散。”正是潘天寿的鼎力
支持，书法专业的教学得以继续，并
于 1964 年暑期公开招生，择优录取
了第二批学生。

但天有不测风云，1966 年夏，
“文革”开始，全国的教育系统处
于瘫痪状态，浙江美院也无法幸
免，潘天寿更是首当其冲，被扣上

“反动学术权威”“文化特务”等罪
名，惨遭迫害……接着，吴茀之、
诸乐三以及我父亲等老教授也被打
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
被关“牛棚”，接受批斗；或接受
监督，劳动改造。1971年，潘天寿
先生终因惨遭折磨而又得不到及时
治疗，含冤离世。噩耗传来，父亲
一时呆立，继而捶首痛哭，他为失
去挚友而悲痛万分。回想这些年，
作为陪斗，他曾多次目睹红卫兵批
斗潘老，最令他气愤的是，领头者
竟是潘先生当年悉心培养的门生。
他说：“哪有这样的学生？这辈子
我决不招研究生！”

当时画本已难踪，
点缀生花仗此翁。
惆怅沧桑经劫后，
听天楼阁论宗风。
这是父亲在潘先生残画上的一

首题诗。
遗句诉心怀，记当时死别吞

声，昭雪沉冤凭舵手；
阴风摧艺苑，痛此日春回喁

望，栽培后学失班头。
这是潘天寿先生逝世七年后补

开追悼会，父亲写的一副挽联。他
视潘老为“班头”，是我国书画艺

术教育的领头人。对我父亲而言，
痛失“班头”，万念俱灰。值得一
提的是，潘天寿最后的墓碑也是我
父亲 1980 年所写，这也成了我父
亲的绝笔！

出乎父亲意料的是，1978 年，
美院派人来家收回退休证，并请他
回校筹备研究生的招生和培养工
作。当时他十分犹豫：一方面潘老
的悲剧，阴影挥之不去；另一方
面，那时父亲已年老体衰，子女又
都在外地工作，生活缺人照顾。

但对父亲而言，有一种情结一
直萦绕于心：首批书法篆刻专业本
科生的培养计划，由于“文革”而
不得不中止，当初与潘天寿约定要
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有质量的书法教
育接班人，愿望至今未能落实，实
在心有不甘啊。为此，父亲最终还
是欣然接受招收全国首批书法篆刻
专业研究生的任务，以完成潘天寿
未竟的事业。他不顾自己八十高
龄、且手术后身体虚弱的状况，开
始夜以继日地投入到招收研究生的
各项准备工作中。

那时我已调回杭州工作，晚上
看到父亲房里的灯光往往深夜两点
后才熄，有一次甚至清晨五点多才
上床。我曾一再劝他早点休息，别
太劳累了，他说：现在时间不够用
呀！马上要招研究生了，《教学纲
要》一定得赶出来。白天来访人多，
思考不好问题，夜里静没干扰，好做
点事。其实，我了解他还另有一个想
法：书法本科教学因“文革”而被迫
中断，他想把耽误的时间追回来，完
成当年与潘天寿的誓约，也为了报
答他的知遇之恩。

1979年暑期，浙江美院招收了
朱关田、王冬龄、邱振中、祝遂
之、陈振濂等五名研究生。新生入
学之初，父亲逐个与他们面谈，帮
助确定各人的研究方向，制订研究
规划。父亲认为，要深入研究某一
时期的书法，就必须全面了解那个
时期的社会状况、文化特征，不能
单就书法论书法。比如重点研究唐
代的书家，那就必须下功夫去了
解唐朝的政治和经济，研究唐诗
……如果重点研究宋代的书家 ，
则必须了解宋朝的政治和经济，研
究宋词……好在有诸乐三、沙孟海
两位老先生的大力支持，还有刘
江、章祖安两位老师的全力辅助，新
生入学阶段的工作进展顺利。

但是，由于劳累过度，父亲的
身体每况愈下，年底又病倒入院。
1980 年元旦后，医院发出病危通
知，但他仍坚持在病房给研究生讲
最后一课，结束时叮嘱道：“不能
光埋头写字刻印，首先要紧的是道
德学问……要淡于名利，追求名利
就不能静心做学问……我一生工作
只做了一半，现在天不假年，无能
为力了，大家要努力呀！”随后，
父亲把 5位研究生托付给了沙孟海
先生。他希望这批研究生都能成
才，成为书法教育的新一代。

我觉得，这就是中国老知识分
子的民族情怀，一种责任感。他们
为我国高等书法教育事业的付出，
真可谓是前赴后继。虽说只是播下
了种子，没来得及看到收获，但可
以告慰他们的是：当年的遗愿已有
了丰硕的成果！如今，这 5位学生
都成了中国书法界的中流砥柱。可
以这么说，正是潘天寿、陆维钊、
沙孟海、诸乐三等老一辈艺术教育
家们的努力奋斗，才有了今日中国
书法艺术和教育所呈现的盛况。当
年点燃的火苗，已然是星星之火成
燎原之势！

（整理 汤丹文）

潘天寿与先父陆维钊的
“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世纪誓约”

一代国画大师潘天寿在担任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时，就敏锐地感觉到：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已经面

临“诗、书、画、印”整体性传承的危机。他在当时高等艺术院校教材编写工作会议上大声疾呼，并倡议开设“书法篆

刻专业”。由此，他与我的父亲陆维钊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十世纪60年代初，我的父亲陆维钊在潘天寿先生的力邀下，从杭州大学调入浙江美术学院任教，浙江美术学院的

中国画系开设了国画诗词题跋课，也有了专职书法老师。潘天寿与我父亲以及后来的许多有识之士为中国的高等书法教

育事业呕心沥血，挽救了上世纪我国书法人才所面临的断代之危，使我们能够看到当今书法艺术发展的盛况。

3月14日是潘天寿先生诞辰纪念日，谨以此文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上世纪 60 年代浙江美院(今中国美院)部分教师合影(潘天寿前排右
三、陆维钊二排右二)。

中国美院高等书法篆刻专业创办40周年庆典时首届书法篆刻专业研
究生(左起：王冬龄、邱振中、朱关田、陈振濂、祝遂之)与陆维钊先生
夫人李怀恭合影。

陆维钊先生与日本书法家进行交流活动。

潘天寿墓碑。于1980年1月所题横书墓碑，是为陆维钊绝笔。
（本版供图 陆昭怀）

陆维钊为岳飞墓所书七言篆
隶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
辜铸佞臣。

《促膝共议 肩负使命》（国画） 吴永良 绘


